
揭秘

A13版
2010年7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 宋娟 组版 唐玉梅 校对陈文彪

毛泽东给溥仪
吃下“定心丸”

1954年3月初，以侦讯专家谭政文

为团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

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起诉日、

伪战犯之前的准备工作。

溥仪开始为自己担心，因为他当伪

满皇帝时，很少关心局势，平日身处深

宫，对具体事件不能详察，而自己的罪

行又是最大的，怕被所方认为自己不诚

恳坦白，也担心自己的家族成员检举自

己。他找到管理员，坦白了自己的想

法，“我想到我的罪行特别严重，恐怕日

本人在伪满时期的所有罪行，都和我所

犯的罪行分不开。仅以叛国论罪，就可

以判处我死刑。况且，我在伪满时‘裁

可’过许多法令。当时对犯人惩处最严

厉的是《叛徒惩治法》，犯这种罪都要判

处死刑。所以，我想今天政府对我无论

怎样宽大，恐怕也难以赦免我所犯的严

重罪行。”

管理员看他情绪颓丧，就耐心地对

他讲解了许多道理。溥仪为了表现自

己的认罪态度，常把听别人说的东西写

在交代出的材料上，算作自己的检举内

容，于是，管教科长金源就找他谈话。

金源说：“共产党要求实事求是。属于

你自己的罪行，要坦白交代，别人说的

罪行，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拉，这样，自己

在思想上也不会得到教育。”

没过多久，由胞弟、妹夫和族侄、随

侍等组成的爱新觉罗家族圈就被冲击

了，他的亲信随侍也反目了。毓嵒检举

了溥仪残酷虐待宫里的孤儿、李国雄检

举了溥仪在天津如何投靠日本人、五妹

夫万嘉熙检举溥仪在伪宫内看电影时，

每当有日本天皇出现的镜头，便起身作

立正姿态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触动了溥

仪，他开始反省自己了。

1955年末，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东

北工作团和战犯管理所负责人汇报工

作时就说：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和伪满

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

言论自由”与“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

《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战犯“一

个不杀”的主张。毛泽东说：“连被俘的战

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

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59年9月1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

溥仪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

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

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特

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

犯。这其中就有溥仪。1959年12月8日

溥仪带着他的“诸多宝贝”里的唯一一

块怀表，踏上了回京的火车。

1964年溥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著

有《我的前半生》一书。

据《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

溥仪被引渡回国只想死
毛泽东批示“一个不杀” 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5年8月19日，抗日战争胜利后，

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联远东地区部

队俘获。瓦西里耶夫斯基随即密电报告

斯大林：“按照您的相应指令，把已经拘留

的‘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及其随员，于1945

年8月19日从奉天押解到克拉夫切柯在通

辽的司令部。”

下了飞机溥仪一行人又被苏军押上汽

车。行驶近三小时，约夜11点，汽车终于停

在“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位于莫洛科

夫卡的赤塔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第30号收

容所。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配备了

无线电收音机、书籍、报纸等，还把附近俱

乐部的钢琴搬来，供溥仪消遣。并有医生

和护士定期给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溥仪被苏军俘虏

溥仪对自己的卖国行为非常清楚，所

以十分害怕回国。他深知，无论国民党还

是共产党，都不会放过他。如果被引渡回

国，等待他的只有审判杀头。而苏联和美

英是盟国，先留在苏联，以后再伺机从苏

联前往英国或者美国去做寓公，逃亡时

随身携带的大量珠宝首饰和文物，足够

后半生的花销了。溥仪决定给苏联政

府和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永久居

留苏联”。

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溥仪先后多次

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还三次让溥杰和万

嘉熙起草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写信，请求

留居苏联，而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对溥仪留

居苏联的要求给予任何答复。

溥仪要求“永久居留苏联”

1950年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后达成

协议，苏联政府定于8月1日将溥仪和他

的随从人员及伪满大臣等移交给中国政

府，交接地点选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

芬河火车站。

1950年7月30日，收容所长向溥仪

等人下达了回国通知。溥仪仍不死心，还

在向收容所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

在苏联的意愿，但未果。溥仪怕得要死，

几乎要瘫在地上，留苏的愿望彻底破灭。

他们在慌恐不安的情绪下，登上了回国的

列车。溥仪一行从伯力踏上归国之程。

1950年8月 1日，引渡伪满战犯的苏

联列车长鸣一声驶进了中苏边境绥芬河

车站。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科富托

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

交接完毕后，溥仪等人登上了中国

方面接收的列车。一位身穿便衣的解放

军军官来到大家面前，笑容可掬地说：“你

现在回到了祖国，我们是奉周恩来总理的

命令来接收的。你们要相信共产党的政

策，要相信人民政府，一切都有安排，你们

要安心学习，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做人

……”最后说：“在途中一切要听从指挥，

随车有医护人员，有病的可以看病。”溥仪

一怔，他不明白眼前的军官何以如此温

情？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啰嗦个不停。尽

管负责押送的公安人员一再解释，让他放

心，可他却固执地坚信那是骗人的谎话。

溥仪一路上的反常表现引起了负责

押运战犯的接收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行车

途中就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了，周恩来当即

电示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东北行

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亲自出面，做好溥仪等

人的思想稳定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下达

后，高岗认真听取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汇

报，决定在押解列车到达沈阳时找他们谈

一次话，目的是防止发生逃跑、自杀等不

测事件，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

疑虑。

1950年8月4日，在押运列车到达沈

阳时，东北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把溥仪等

十几名伪满大臣接到沈阳市东北公安部

的办公楼，高岗同溥仪等人谈了将近一个

小时。高岗告诉溥仪，他的叔父载涛应邀

出席了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他的族侄

宪东已经成为解放军的干部了。

回国途中想到的只是死

随后溥仪等人又被转移到抚顺战犯

管理所。在溥仪等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

先期收押了从苏联遣返的九百多名日本

战犯，再加上五十多名伪满战犯，一共有

一千多名。溥仪的编号是981，这个号码

一直跟到溥仪特赦。

刚来到抚顺的溥仪内心活动很复

杂。一方面，溥仪是恐惧心理特别强的

人，他非常害怕被处死，一连几夜心惊肉

跳。换岗的声音、同室人的梦话，都让他

想入非非，有时夜里门窗发出响声，他都

误以为荷枪实弹的军警进入牢房要抓走

他，吓得发抖。更担心看守员怀有历史仇

恨，会趁天黑私自对他下手报仇。溥仪感

到自己的罪行严重，是伪满最大的汉奸头

子，无论如何是难逃一死，他在静等死神

的到来。他常常失眠，连续吸烟，翻来覆

去睡不着觉，后来竟发展成为失眠症。另

一方面，他又放不下架子，自闭心理特重，

不愿意与大家接触，除了自己家族人员及

几个亲近族侄，很少和别人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对溥

仪尤为注意。对战犯的日常生活待遇，周

恩来也一项一项地考虑过了。他指示说，

要按国际惯例，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

官、校官以下三个等次，给予小灶、中灶和

大灶三种待遇，并全部供应细粮，还要保证

供应鸡鱼肉蛋等。饮食之外，在服装、监

舍、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要提供好的

条件。为了贯彻这些指示，战犯管理所把

溥仪作为特殊照顾的对象，除按小灶供应

外，还随时给他单做适合口味的饭菜。

“981”号战犯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后经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当上伪满洲国“皇帝”。他无疑是中国近代

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三进三退，九死九生，可以说，他这一生在全世界国家元首一级人物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他一个人的命运也恰恰折射出了一个

国家的曲折历程。


